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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元分析方法，基于 178篇实证文献，考察了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

创新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较之其他创新层面，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相关性更强；吸收资源、过程和能力均与企业创新正

相关，且较之静态知识吸收，动态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相关性更强；文化背景、行业性质、测量方式均能正向调节多维知识吸收

与企业创新整体关系，而在多维知识吸收与具体创新层面关系上表现不一。结论丰富了现有理论成果，同时也为企业灵活利

用多维知识吸收，以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和水平提供了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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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命题，创新的高风险性、技术的复杂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动态演化要求

企业亟需转变依靠内部知识资源、“精耕细作”“闭门造车”的创新路径，积极从外部知识资源中汲取营养，找

到解决新颖性、突破性创新问题的答案，从而获取长效竞争优势。知识吸收作为解释企业“获取外部知识、为

己所用”机制的主要变量，对企业创新的前摄性影响一直备受业界和学界关注。

Cohen和 Levinthal［1］提出“知识吸收能力”概念，从组织能力角度讨论了吸收外部知识资源的能力对企业

创新发展的关键作用，同时指出内部知识资源能够通过影响知识吸收能力促进创新。内部知识资源与企业

知识吸收能力的稳定相关性被不断证实，部分研究根据特定研究视角和研究设计将内外部知识资源视为知

识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2］，从知识吸收“能力学派”中衍生出“资源学派”。该学派认为企业内部知识体系和

认知影响甚至决定了吸收外部知识的方向、内容和效率。然而，随着管理实践的丰富，有学者发现“资源并不

等同于能力”，知识内存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资源组合才能转化成能力，知识吸收能力体现在组织学习（识别和

理解、价值内化、内化知识应用）过程中［3］，因而产生了知识吸收“过程学派”。本文认为无论是能力学派、资

源学派还是过程学派，最终都是为了解释知识吸收的多维内涵，而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到动态能力理论的发展

逻辑［4］，可认为资源、过程、能力共同构成了知识吸收。

回顾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尽管多数学者证实了知识吸收的积极影响［5⁃6］，但在二者关系的

强度、方向和显著性方面尚存较大分歧：一些研究者指出知识吸收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7⁃8］，但也有研究发现

二者关系不显著甚至存在负向关系［9⁃11］。分析原因，一方面是后续研究在援引不同学派观点时模糊了知识吸

收内涵，过度强调资源、过程、能力的关联性和可替代性［12］；同时，部分研究泛用“企业创新”，忽视了具体创

新层面（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等）的概念使用边界［13］；另一方面，在研究情境和方法上，处于不同的

文化背景和行业，知识吸收对创新有差异性影响，如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行业技术水平

高低均会使知识吸收促成不同的创新水平，但现有研究对此关注不足；同时，方法设计（数据属性、样本对象

等）也会影响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关系方向、强度和显著性。

同时，鉴于现有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的元分析文献多以国外文献为样本，本文将在界定多维知识吸

收与企业创新内涵的基础上，搜集国内外实证文献，综合评估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及各层面的关系，并

检验情境和方法因素的调节作用，挖掘以往研究结论产生分歧的原因，探索相关研究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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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变量内涵
1. 多维知识吸收

自 Lane和 Lubatkin［14］首次提出知识吸收具有多维结构以来，后续研究基于多种理论视角提出了各类知

识吸收定义和维度，以探讨其与企业创新的微观作用机制，但多是基于吸收能力观来考察知识吸收多维属

性。而 Zahra和 George［15］在构建知识吸收能力模型时引入吸收资源作为微观基础，并指出其提供了重组和转

化外部知识的主要机制；Lane等［3］认为知识吸收的概念边界不应局限于吸收能力，还需从吸收过程的角度理

解知识吸收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Easterby等［16］认为内外部吸收资源的组合过程是知识吸收能力的显性

逻辑，而能力强弱直接表现为吸收过程效率高低。因此，根据“资源⁃过程⁃能力”逻辑［4］，具备 VRIN特性

（valuable，rare，imperfectly imitable，non⁃substitutable）的吸收资源、与之相符的吸收资源组合过程和寓于过程

中的吸收能力，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知识吸收的多维内涵。

其中，吸收资源维包括内部知识基础（研发经验积累［17］、专利储备［18］、科技论文数［19］等）和外部待吸收知

识（契约型知识流［20］、产学研技术合作［21］、专利引用［22］等）。根据知识基础和组织学习理论，吸收资源会影响

企业面对创新问题时自上而下的意义建构和意义给赋行为［23］，并规制了知识吸收边界和路径，反映了知识

吸收的累积性和方向性。吸收过程维的理论基点是过程视角下的信息处理与知识集成研究［24］，包括外部知

识获取、分配、解释、共享、整合与转化等活动和流程，主要表现知识吸收的“知识传递与转换”功能［25］。吸收

能力维内嵌于知识吸收惯例和流程，体现为企业借助这类惯例和流程实施外部知识获取、消化（同化）、整合

及应用活动的效果［26］。同时，不同吸收过程表现的吸收能力也存在差异：识别（获取）和同化外部知识流的

效率为“潜在吸收能力”，而知识整合和开发效率称为“现实吸收能力”［27］。本文纳入的文献多基于以上单个

维度实证分析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因此本文从 3个维度概括了多维知识吸收作为统一概念的意

涵，可较全面地厘清其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分歧。

2. 企业创新

现有研究从集成、层次和系统的观点不断加深对企业创新的结构化认知。Tang［28］认为企业创新涵盖 6
个层面：信息沟通、行为整合、知识技能、项目制定及实施、目标支持和外部环境。基于此，张振刚［29］从技术

和商业创新模式或图景、创新任务、创新能力、创新路径 4个维度构建了企业创新的概念框架：企业以综合分

析内外部发展环境为前提，系统化构思与搭建创新模式，制定知识、技术、产品、市场等阶段性创新执行方案，

以实现核、链、源创新能力和创新管理体系目标。前两者重点关注企业创新过程，即创新如何实现的问题，并

将创新能力作为企业创新结果，而通过对企业创新“过程”与“结果”分析，Crossan和 Apaydin［13］认为创新过程

包括一系列创新行为和内隐其中的创新能力，创新结果集中表现为创新模式和创新绩效。本文纳入的文献

多符合 Crossan和 Apaydin［13］所定义的企业创新，且因元分析对文献数量有最低要求，仅考虑文献数较充足的

创新指标。其中，在过程层面，创新行为包括知识创新［30］、技术和工艺创新［31］、产品创新［32］、管理创新［33］等，

创新能力包括除前述创新行为蕴涵的能力外，还涉及创意转化能力［34］、流程创新能力［35］、价值创新能力［36］

等；在结果层面，创新模式包括双元创新［37］、激进式创新［38］、自主创新［39］等，创新绩效包括各类创新行为和创

新模式的产出和效果，多以财务绩效指标［40］和非财务绩效指标衡量［6］。

（二）主效应假设
1. 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

面临愈演愈烈的行业竞争格局和复杂的动态环境，多维知识吸收日益成为企业依托已有知识基础进行

技术转化和实现自主创新目标的重要动力及创新成果商业化的“催化剂”［5］。同时，随着多种创新集群网络

的不断发展，多维知识吸收能够优化成员企业对集群网络知识资源的配置方式，充分利用网络中稳定的知识

链、频繁的知识溢出及集中显现的互补性知识，以持续推动知识生产和创造［30］。一方面，通过正式和非正式

网络关系，企业开展多维知识吸收活动益于实现外部知识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有助于产生高质量产品和服

务创意，从而利于进一步开发新市场［32］；另一方面，多维知识吸收要求企业加强员工素质培训和加强研发支

出，强化内部吸收能力，扩大知识搜寻和开发深度与广度，通过组织学习与知识整合发挥内外部知识的互补

效应，提升创新成果的市场推广效率和企业持续创新水平［36］。此外，对处于低知识位势的中小企业而言，多

维知识吸收能够打破其资源拼凑常规思维和组合方式，产生独特的创新行为和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追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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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性知识吸收可协同企业精神和利益相关者意识，促成知识位势跃迁，实现新颖的技术知识在研发人员和

其他员工之间有效传递［34］，提升个体和团队层面的创新问题解决能力，从而持续提高企业创新产出。

然而，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也需满足一定前提，且集中表现在吸收资源维主导的知识

吸收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知识储备为企业的知识吸收提供了新旧知识融合基础，虽能够促进探索式企业创

新，但若盲目扩充知识储备也会进一步强化组织惯性抑或分散创新注意力，以致阻碍探索式企业创新［36］。

同时，较之新颖异质的吸收资源，重合性吸收资源与持续性创新具有倒“U”型关系［40］：若重合性吸收资源水

平突破相应阈值，将会导致企业内部知识冗余，强化知识“核心刚性”，降低知识吸收和跨界学习倾向，反而不

利于企业知识创新和持续性技术创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整体上，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正相关（H1a）。

多维知识吸收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虽不断得到理论与实践证实，但这种影响可能在各创新层面表现

不一。在早期知识吸收与创新的理论研究中，Cohen和 Levinthal［1］将企业创新过程表现的核心能力定义为知

识吸收能力，并阐明创新能力与后者的有机联系，企业创新能力以促进产品和服务创新为目标，源于知识资

源，表现为知识重组、转化和创造的效率［26］。一方面，知识吸收的“资源维”与创新能力在内涵上紧密联系：

创新能力是支持企业战略发展的能力集合，其演化遵循内在知识积累状况［41］；企业创新能力由组织内生并

在一定时期内遵循连续惯例；知识基础观下的企业是一个知识体，知识积累对创新能力提升起到基础性作

用；另一方面，由于创新能力贯通创新实施基础与结果，吸收过程对创新能力的强化作用更为直接有效，且新

知识获取和转化能力是企业保持持续创新能力的根基［34］。因此，从本质上看，多维知识吸收对隐性创新

层⁃创新能力的影响更为及时和直接，而对于显性创新层（如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多维知识吸收的促进作

用则具有间接滞后性。

这种滞后性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先后顺序：创新行为是创新绩效的关键前因变量，创新绩效是具体创新行

为成效和收益的主要表现，知识吸收子维难以直接影响创新产出，往往通过作用于创新投入和过程中的具体

行为来影响创新绩效。加之创新行为的高风险性，多维知识吸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会在企业实施创新活动

时受到“冲减”。因此，与多维知识吸收对创新行为的直接作用相比，创新绩效受到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综

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较之其他创新层面，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相关性更强（H1b）；

较之创新绩效，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行为相关性更强（H1c）。

2. 知识吸收状态与企业创新

吸收资源是企业加深外部知识理解和进行知识转化的保障，先验吸收资源为企业提供了知识吸收惯例

与路径。吸收资源侧重于规定内部知识重组和转换的主要程序，以及单纯地“占有”知识资源，其内部结构在

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本质上是一种静态知识吸收，对企业创新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企业

总是基于知识储备，遵循既定知识线索评估外部知识熟识性及实用性，进而融合内外知识以解决创新问题。

例如，企业通过战略联盟和产学研合作网络获取的技术知识和原有知识基础的共鸣可提升产品和服务创新

性［21］，增强供应链灵活性，提高信息扩散效率，使新产品开发更具环境适应性［32］；外部知识流融入知识储备

后的联动效应能够显著提升知识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静态知识吸收的路径依赖性和累积性导致其仅提升了

企业对“熟悉型”外部知识的敏感性，而对相关性较弱、了解程度较低的外部知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反

应相对迟钝，影响了创新知识获取的敏锐性。

与静态知识吸收相区别，动态知识吸收侧重企业内部执行的知识共享和扩散流程［25，42］，为创新提供交互

式知识搜索与学习、跨部门集成、职务轮换等支撑活动。动态知识吸收由一系列组织知识存储与调用活动组

成，重视不断扩大企业知识边界，在创新模式选择、创新行为制定、创新能力匹配和创新绩效提升各层面具备

动态适应性，能与创新产生良好耦合，而静态知识吸收产生的“时滞”效应导致其对企业创新同时具有“促

进⁃阻碍”的影响［1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较之静态知识吸收，动态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相关性更强（H1d）。

（三）调节效应假设

调节效应指的是元分析样本包含的、利于解释更多方法差异的诸多因素导致的影响。一般地，这类调节

效应分为两类：情境调节和方法调节。借鉴有关研究的调节效应分析［12］，根据样本文献编码情况，本文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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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背景和行业性质（情境因素）、测量方式（方法因素）在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1. 文化背景

有关文献证实多维知识吸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与效果会受到不同文化背景影响，企业为满足创新

需求而进行的知识吸收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8，12］。总体上，文化背景会从价值理念差异和知识吸收难

度两个角度影响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在价值理念差异方面，西方文化普遍追崇个人主义、理性

的价值观，知识产权意识强，而东方文化则以集体主义属性为主，强调自我牺牲、集体利益。这种差异会从根

本上影响企业客观且新颖的知识搜索行为和其他知识管理活动。较之个人主义注重的自主性，集体主义熏

陶下的企业在知识共享意愿、信息协同等创新支持机制构建方面更具优势，易在企业内外部形成互惠包容的

创新氛围。在知识吸收难度方面，个人主义影响下的企业偏好显性知识再利用、项目和市场知识管理，而集

体主义情境中的企业则关注隐性知识的创造、文化和社群知识管理，尽管后者的知识吸收难度较大［43］，且在

技术网络中心、有力竞争者和目标客户等方面加大投资会导致较高的风险和吸收成本，但依靠领导权威和社

群信息集成创造的新式隐性知识一旦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知识沟通渠道被有效吸收，极易形成先发优势。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文化背景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关系（H2a）；

文化背景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与各创新层面关系（H2b）。

2. 行业性质

由于高技术行业知识更新速度快，同时企业边界随开放性和渗透性的外部知识动态变化，技术和知识密

集企业创新对知识吸收的需求更加旺盛［17］，其中，具备战略前瞻性、研发投入强度高、技术知识复杂性强的

高技术企业更需进行多维知识吸收更充分利用内外部知识资源，以克服原始创新的资源瓶颈，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和绩效。而高技术行业的技术网络优势加速了创新知识流动，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吸收资源［20］，

加之该类企业对知识吸收的敏感性较传统的低技术密集行业更强，更易通过引入异质性知识来优化创新模

式，布局各类创新行为，从而获得更高的创新效率。此外，较之非高技术企业，处于高动态复杂性行业环境中

的高技术企业更倾向强化知识吸收能力，通过新型研发人才引进与培养，循序改进知识管理流程与跨界知识

创造，更易获得获取双元性创新绩效［2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行业性质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关系（H3a）；

行业性质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与各创新层面关系（H3b）。

3. 测量方式

不同的变量测量方式会影响关系讨论结果，本文将探讨测量方式对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影

响，根据前文对二者测量方式的总结，Likert五级或七级量表和非量表（财务、专利数据等）是两种主流测量

方式。量表测量聚焦于多维知识吸收单一维度或通过多阶段测量诠释多维知识吸收的全面意涵，具备较高

的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但也存在因同源性偏差、社会期望偏差、量表措辞疏漏、数据搜集实践和量表长度等

导致的偏倚性问题［44］。非量表测量的数据基础由客观二手数据组成，虽然可避免一定的测量偏倚误差，但

该方式未能概括多维知识吸收内涵，且使用代理变量会降低结构效度。此外，随着同源偏差检验和社会期望

偏差检验等方法的完善，量表测量在研究多维知识吸收和企业创新关系时使用频率愈高。结合两种测量方

式的优劣势分析，使用量表测量能更准确地概括知识吸收的多维本质，此类研究中其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要

强于使用非量表测量的研究。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测量方式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关系（H4a）；

测量方式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与各创新层面关系（H4b）。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搜集及处理

1. 文献检索

文献检索时间为 2019年 5月 26日，时间跨度为 1990—2019年，另建“2019.5.27⁃2019.12.31”文献查新库。

检索工作主要包括：以 TS=“knowledge absorb（ing）”OR“absorptive resource”OR“absorptive capability”OR
“absorptive process”AND TS=“innovation”OR“new product development”在 Web of Science、EBSCO、J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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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Springer⁃Link、Emerald、Wiley、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百度学术、谷歌学术等数据库检索中外期刊论

文及优秀硕博论文；为避免数据库录入遗漏，单独检索国内外管理学顶级期刊、领域专家、学术会议集；查阅

部分高被引综述文献和实证文献的参考文献和引证文献。最终获取文献 741篇。

2. 文献筛选

编制以下文献筛选规则：主要关系必须是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必须包含知识吸收及其子维、企业创新

及各层面；必须是实证类文献；必须报告效应值统计项，或其他可转换为效应值的指标；研究样本必须独立，

对于重复发表或样本存在交叉的情况，仅纳入样本量较大，内容较详实的研究；剔除研究对象为个体、团队层

面的文献。依照上述规则进行多轮比照筛选，最终得期刊及会议论文 166篇，博硕士论文 12篇，含 350个效

应值、88496个观测样本。

（二）文献编码与效应值转化
1. 文献编码

本文参考 Lipsey和Wilson［45］的编码规则，为尽可能减少后续分析误差，由两位编码人员针对研究描述项

（文献作者名、文献类型、发文年代、样本量、主要变量的维度划分、变量衡量方式、样本企业的行业特征和国

别特征等）和效应值统计项（相关系数或其他可转换为效应值的指标，如回归系数 β、路径系数、变量的信度

系数等）讨论制定详细的编码规则。为保证编码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由编码者以外的两位相关领域人员进

行交叉比对，意见一致率达 95.7%，随后四位研究人员针对编码分歧进行讨论，按照原文理解校正主观差异，

最终取得共识。

2. 效应值转化

运用 Fisher的 r‐Z效应值转化法之前，对于没有明确汇报效应值统计项的文献，本文作以下修正：在个别

文献中，若相关系数源自相同样本的知识吸收子维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则对同类关系的相关系数作简单算

数平均，以此作为这类关系的效应值；若研究对知识吸收和企业创新按不同指标分别进行统计，则进行多次

编码，若产生多个相关系数，取算数平均数；对相同文献中涉及的不同研究样本，提取各样本中的相关系数作

为独立效应值，分别进行编码。

三、研究结果

（一）偏倚性和异质性检验
图 1中效应值集中且均匀分布于漏斗图顶部两端，可知数据偏

倚问题较小。此外，在 α=0.05时，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整体及

其各层次之间的安全失效系数 N（1180478、6418、237535、18931、
101467）均大于对应的临界值（1770、245、765、150、630）。

异质性检验结果（表 1）显示，Q=13555.09＞df（Q），I2=97.43%＞

60%，表明有 97.43% 的观察变异由效应值间的真实差异造成，

2.57%的观察变异由随机效应造成，各研究在变量测量和样本特征

等方面可能存在不同，同时 Tau2=15.2%表明了研究间的权重计算

比例为 15.2%。异质性结果均显示具有统计意义，故主效应分析应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表 1 异质性检验

关系

多
维
知
识
吸
收

企业创新

创新模式

创新行为

创新能力

创新绩效

模型

随机

随机

随机

随机

随机

K

350
47
151
28
124

异质性

Q

13555.09
648.40
6106.31
1104.84
4250.86

df（Q）

349
46
150
27
12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2（%）

97.43
92.91
97.54
97.56
97.11

Tau2

Tau2

0.152
0.072
0.146
0.161
0.137

Std.E

0.021
0.017
0.025
0.056
0.021

Var

0.000
0.000
0.001
0.003
0.000

Tau

0.390
0.269
0.382
0.402
0.370

注：K为独立样本文献数量；N为累计样本量；Std.E与 Var为标准差和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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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偏倚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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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效应检验

1. 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检验

表 2报告了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及各层面的相关性检验结果。从整体效应看，多维知识吸收与企

业创新之间呈现较强相关性（mf=0.416＞0.400），95%CI上限为 0.375，下限为 0.458，且 Z=19.626，表明两变量

相关系数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理论关系，H1a得到支持。同时，结合异质性分析，

这种正相关关系可能受到潜在调节作用影响。此外，表中 4个相关系数的 95%CI均不包括 0且 P＜0.001，表
明多维知识吸收与各创新层面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相关性强弱上，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相关性

最强，H1b得到支持；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行为的相关性要强于创新绩效（mf=0.434＞mf=0.344），H1c得到

支持。

表 2 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

关系

多
维
知
识
吸
收

企业创新

创新模式

创新行为

创新能力

创新绩效

K

350
47
151
28
124

N

88496
8672
41830
7188
30806

mc

0.418
0.370
0.408
0.561
0.331

mf

0.416
0.388
0.434
0.634
0.344

95%CI
（0.375，0.458）
（0.308，0.468）
（0.371，0.496）
（0.483，0.786）
（0.277，0.410）

双尾检验

Z
19.626
9.520
13.671
8.219
10.129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Std.E

0.023
0.041
0.032
0.077
0.034

Var

0.001
0.002
0.001
0.006
0.001

注：K为独立样本文献数量；N为累计样本量；mc为未修正和加权的平均效应值；mf为加权修正后的平均效应值；95%CI为置信区间；Z为双尾检验统

计量；Std.E与 Var为标准差和方差。

2. 知识吸收状态与企业创新

表 3为吸收过程、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检验结果。从整体效应值来看，吸收过程与企业创新呈

显著的强正相关关系（mf=0.436＞0.400，P＜0.001）；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呈显著的强正相关关系（mf=0.439＞
0.400，P＜0.001）。

表 3 吸收过程、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相关性

关系

吸收过程→企业创新

吸收能力→企业创新

K

147
136

N

35106
33356

mf

0.436
0.439

95%CI
（0.370，0.501）
（0.372，0.506）

双尾检验

Z
13.053
12.902

P
0.000
0.000

异质性检验

I2

97.80
97.34

Q
5559.48
5073.20

P
0.000
0.000

注：K为独立样本文献数量；N为累计样本量；mf为加权修正后的平均效应值；95%CI为置信区间；Z为双尾检验统计量。

鉴于样本文献中仅有 1篇讨论吸收资源与创新模式关系，纳入该文献前后，mf变化幅度较小（0.328→
0.325）。因此删除该文献不影响整体分析效果。整体效应值显示吸收资源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度相关性

（mf=0.317＞0.250，P＜0.001）。比较以上多维知识吸收 3个维度与企业创新整体相关性可以发现，当知识吸

收表现为吸收能力与吸收过程时，两者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系数较为接近（mfp=0.436，mfc=0.439），结合前文理

论分析，将知识吸收子维归类，将吸收能力与吸收过程定义为动态知识吸收，而将吸收资源单独定义为静态

知识吸收。表 4显示，动态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要显著高于静态吸收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mfd=
0.437＞mfs=0.317），H1d得到验证。

表 4 知识吸收状态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

关系

动态知识吸收→企业创新

静态知识吸收→企业创新

K

283
66

N

68462
19779

mf

0.437
0.317

异质性检验

I2

97.35
96.99

Q
10644.58
2191.67

P
0.000
0.000

95%CI
（0.391，0.484）
（0.235，0.399）

双尾检验

Z
18.395
7.572

P
0.000
0.000

注：K为独立样本文献数量；N为累计样本量；mf为加权修正后的平均效应值；95%CI为置信区间；Z为双尾检验统计量。

（三）调节效应检验

1. 亚组分析

表 5显示，文化背景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关系，较之个人主义文化背景，集体主义文化氛围

熏陶下的东方企业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正相关关系更强（mft=0.486＞mfi=0.347，且 95%CI无重叠）。此外，在

与企业创新各层面关系中，文化背景仅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行为关系（mft=0.561＞mfi=0.326，且
95%CI无重叠），而对于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模式、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关系，由于 95%CI有重叠部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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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证据表明文化背景调节了此 3种

关系。

行业性质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与企

业创新关系，较之其他行业，高技术行业

中多维知识吸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更明显（mfh=0.569＞mfnh=0.340，且 95%CI
无重叠）。此外，在与企业创新各层面关

系中，行业性质仅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

与创新模式关系（mfh=0.649＞mfnh=0.268，
且 95%CI无重叠），而对于多维知识吸收

与其他层面的关系，无充足证据表明行

业性质的调节作用。

测量方式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与企

业创新关系，相较于专利、财务指标等测

量方式，基于量表数据，多维知识吸收对

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mfs=0.475＞
mfns=0.241，且 95%CI无重叠）。此外，测

量方式分别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

模式、创新行为、创新绩效的关系（mfs=
0.599＞mfns=0.240，且 95%CI无重叠），而

对于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无充足证据表明测量方式的调节作用。

2. 回归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构建回归模型来检验

亚组分析的准确性，基于样本文献的编

码结果，以潜在调节变量为自变量，mf为

因变量，使用加权最小二乘回归检验调

节效应，结果见表 6。文化背景、行业性

质和测量方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

（Coef1c=0.192；Coef1i=0.207；Coef1m=0.274，
P＜0.001），表明三者均调节了多维知识

吸收与企业创新关系，支持了 H2a、H3a
和 H4a。同时，在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

创新各层面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中，证

实和完善了以下亚组分析结果：①文化

背景仅在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行为关系

中 存 在 调 节 作 用（Coef3c=0.265，P＜
0.01），未支持 H2b；②行业性质在多维知

识吸收与创新模式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

（Coef2i=0.390，P＜0.01），在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关系中也产生了调节效应（Coef4i=0.653，P＜
0.01；Coef5i=0.155，P＜0.05），而未在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Coef3i=0.144，P＞
0.05），未支持 H3b；③测量方式调节了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模式、创新行为、创新绩效关系（Coef2m=0.338，P＜
0.01；Coef3m=0.217，P＜0.01；Coef5m=0.356，P＜0.001），另外在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的关系中同样具有调

节作用（Coef4m=0.472，P＜0.001），支持H4b。

表 5 亚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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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模式

创新行为

创新能力

创新绩效

企业创新

创新模式

创新行为

创新能力

创新绩效

企业创新

创新模式

创新行为

创新能力

创新绩效

企业创新

创新模式

创新行为

创新能力

创新绩效

企业创新

创新模式

创新行为

创新能力

创新绩效

企业创新

创新模式

创新行为

创新能力

创新绩效

K

179
25
69
14
71
171
22
82
14
53
117
20
54
8
35
233
27
97
20
89
269
24
131
15
99
81
23
20
13
25

N

45788
4820
17256
3573
20139
42708
3584
24571
3616
10667
25967
4030
12943
1545
7449
62529
4645
28884
5643
23357
64570
4630
32384
4765
22791
23926
4043
9445
2423
8015

mf

0.486
0.531
0.561
0.641
0.368
0.347
0.301
0.326
0.627
0.323
0.569
0.649
0.536
0.577
0.459
0.340
0.268
0.377
0.464
0.299
0.475
0.599
0.461
0.727
0.407
0.241
0.240
0.255
0.402
0.166

95%CI
（0.426，0.547）
（0.350，0.712）
（0.462，0.660）
（0.511，0.770）
（0.279，0.458）
（0.290，0.404）
（0.186，0.416）
（0.251，0.402）
（0.344，0.910）
（0.220，0.427）
（0.494，0.644）
（0.437，0.861）
（0.430，0.643）
（0.526，0.627）
（0.376，0.541）
（0.294，0.387）
（0.239，0.297）
（0.304，0.449）
（0.360，0.568）
（0.215，0.382）
（0.432，0.517）
（0.418，0.781）
（0.396，0.526）
（0.532，0.921）
（0.364，0.450）
（0.164，0.319）
（0.151，0.330）
（0.113，0.392）
（0.243，0.561）
（0.130，0.341）

异质性检验

I2

97.65
97.51
97.65
93.00
97.57
97.13
92.32
97.12
98.58
96.51
97.40
97.83
97.24
85.81
91.94
97.09
73.74
97.39
93.28
97.59
96.58
97.43
97.12
97.70
90.53
97.23
87.84
97.87
93.51
98.52

Q

7575.77
961.87
2894.33
185.79
2881.04
5894.65
273.39
2813.95
917.29
1487.88
4245.12
877.34
1918.31
49.33
421.94
7982.37
99.00
3682.01
282.62
3654.86
7826.87
895.00
4510.92
609.63
1035.05
2884.91
180.84
893.56
184.99
1621.37

双尾检验

Z

15.782
5.758
11.137
9.682
8.054
11.963
5.115
8.461
4.339
6.143
14.909
5.996
9.878
22.486
10.929
14.318
18.103
10.150
8.733
7.006
21.995
6.476
13.834
7.334
18.535
6.114
5.241
3.528
4.953
1.86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62

注：K为独立样本文献数量；N为累计样本量；mf为加权修正后的平均效应值；95%CI为
置信区间；Z为双尾检验统计量。

表 6 元回归分析

变量

文化背景

行业性质

测量方式

Adjusted R2
F统计量

显著性

观测值

模型 1
Coef.

0.192***
0.207***
0.274***

0.165
24.063
0.000
350

Std.E

0.041
0.044
0.049

模型 2
Coef.

0.230
0.390**
0.338**

0.403
11.360
0.000
47

Std.E

0.085
0.091
0.089

模型 3
Coef.

0.265**
0.144
0.217**

0.126
8.231
0.000
151

Std.E

0.063
0.066
0.092

模型 4
Coef.

-0.116
0.653***
0.472***

0.662
18.646
0.000
28

Std.E

0.090
0.099
0.089

模型 5
Coef.

0.114
0.155*
0.356***

0.153
8.394
0.000
124

Std.E

0.078
0.083
0.096

注：模型 1~模型 5分别表示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创新模式、创新行为、创新能力
与创新绩效；Coef1c、Coef1i、Coef1m分别表示文化背景、行业性质和测量方式在模型 1中的调节
效应（以此类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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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及讨论

通过元分析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验证了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且在各

创新层面，多维知识吸收在提升创新能力上作用更明显。此结论说明：加强多维知识吸收能够良好驱动企业

创新，这种正向驱动多表现为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对比多维知识吸收与其他创新层面的 mf，创新能力

在多维知识吸收与其他创新层面之间存在潜在的中介作用；多维知识吸收与创新行为的 mf大于多维知识吸

收与创新绩效的 mf，这与 Song等［12］的观点相佐，即多维知识吸收对价值获取（创新绩效）的影响需要经过一

系列的价值获取活动（创新行为）才能实现。针对这两种中介效应，未来可通过MASEM程序做进一步考察。

此外，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和元分析结果比较，证实了两种知识吸收状态与企业创新相关性差异：较之静态知

识吸收，动态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相关性更强。这也可能是吸收资源的效应值较少导致，该问题的讨论需要

在更丰富的数据基础上展开进一步探索。

文化背景的调节效应假设被部分验证，东西方文化差异会影响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整体关系强弱，

与奉行个人主义信条的西方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氛围中的东方企业创新更易从多维知识吸收中获益，这

与Maldonado等［43］的研究一致，同时这种调节作用集中表现在知识吸收与创新行为关系上。该结果表明：较

之东方企业，个人主义倾向明显的西方企业因知识产权意识更强，导致吸收成本较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

部知识获取，加之跨组织显性知识联系对创新新颖度贡献率低，导致多维知识吸收对企业技术、产品、管理创

新等行为正向影响水平不高，但随着近年来西方跨国公司陆续进驻和东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两种

文化背景下的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行为关系差异有逐步缩小的趋势。

行业性质的调节效应假设被部分验证，较之非高技术企业，通过多维知识吸收，高技术企业创新受益更

多，且集中表现在创新模式、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层面。该结果与“知识吸收与低技术水平企业创新关系更

强”的观点相悖，本文认为低技术水平企业知识更新速度较慢，“本地学习”倾向和核心刚性更强，知识吸收需

求水平较低，创新风险规避意愿强烈，企业多依赖先验知识进行渐进性创新；与之相反，高技术行业知识迭代

迅速，企业对新知识的认知水平较高，需要利用多维知识吸收进行突破性创新以不断保持和获取核心竞争优

势，而行业政策及政府扶持也为这类企业知识吸收的连续性提供了一定保障。

测量方法的调节效应假设均被验证，基于量表数据获取的多维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及各层面的 mf要显

著高于采用非量表测量方式得到的 mf。因客观数据和单一代理变量较难充分诠释多维知识吸收内涵，忽视

了知识吸收多维结构，导致其与企业创新及各层面的相关性降低；而量表相对完整地体现了知识吸收意涵，

较充分保证内部效度。因此可较准确地表现知识吸收与企业创新及各层面的关系强度。有鉴于此，部分研

究采用复合指标测量多维知识吸收以克服单一代理指标的局限，但目前采用量表测量方式的样本文献占比

（k=76.86%）说明该方法仍为主流。随着近年来多学科研究方法逐步融合，以及不断涌现的相关质性研究成

果，衡量多维知识吸收的量表需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同时，未来应进一步探寻主观量表与客观数据的混合

测量方法。

五、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虽取得一定研究进展但仍存在局限，未来可针对这些不足做进一步完善。首先，文献搜集可能存在

遗漏。为保证较高的数据信度，且受获取途径限制，缺失未发表或亟待发表的文献。数据在各亚组分布不均

可能有损结论的精确性和普适性，未来可使用更充足，数据分布更均匀的文献样本降低二阶抽样误差风险，

得出更为准确的研究结论。其次，数据基础需进一步优化。以加权平均和简单平均计算缺失值一定程度上

会降低元分析的准确性，未来可结合新的缺失值计算方法优化预处理程序，提高可靠性。最后，其他潜在调

节效应还未发掘。本文主要是针对主效应调节效应验证，而在亚组分析中，组内变量关系中也表现出明显差

异；此外，由于部分文献披露信息有限，本文未分析其他潜在调节变量（如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企业年龄

等），未来研究需进一步考察其他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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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dimensional Knowledge
Absorption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Ji Yunhui1，Yu Liangru2，Wang Fei1
（1. School of Business，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00，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Based on 178 empirical literatures，meta⁃analysis is used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ultidimensional knowledge
absorption（MKA）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EI）.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MKA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I，and compared with other
innovation layers，MKA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re more relevant. Three dimensions of MKA are all positively related to EI.
Moreover，compared to static KA，dynamic KA is more relevant to EI. Besides，all of moderators（cultural background，industry
nature，and measurement methods）can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KA and EI，and their effects is very differ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KA and specific innovation layers. The conclusions enrich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findings，and provide
management basis for enterprises to flexibly utilize MKA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EI.
Keywords：multidimensional knowledge absorption；enterprise innovation；meta⁃analysis；moder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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